
王文娟： 让《红楼梦》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新中国让女子越剧人
为自己的艺术人生掌舵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轻

云刚出岫……”， 这是越剧 《红楼梦》

里宝玉初见黛玉惊为天人的一段唱，

也成为林黛玉饰演者、 端庄娟秀的王

文娟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

可谁曾想， 1926 年一个雪天里，

刚出生的王文娟却是另一番模样———

瘪嘴、 小眼睛、 扁面孔， 尚不见江南

女子的灵秀眉目。 不过， 由于子女的

接连夭折， 父母十分疼爱作为长女的

王文娟， 甚至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

仍然送她去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 一

点文化底子， 加之平日里看戏有样学

样的基本功， 成了她日后随表姐竺素

娥闯荡上海滩的敲门砖。

竺素娥长王文娟十岁， 当时在江

南地区已是响当当的 “越剧皇帝 ”，

自然也就成了她的开蒙老师。 学了半

年后， 王文娟便以 “小小素娥” 的名

号主演 《投军别窑》。 别看她平日里

文文弱弱， 可到台上却很机灵， 对当

时通行的半即兴 “路头戏 ” 应付自

如。 仅用了六年时间， 王文娟就从小

学员一跃成为可以在剧中担当第一女

主角的 “头肩旦”。 可即便唱红成名，

她还是感受到处处的不自由。

王文娟感慨道， 当时的演员受制

于戏班班主 、 剧院老板 ， 拿的是包

银， 不能参与票房分成， 沦为他们的

“摇钱树”。 普通演员只能在地板上打

通铺， 竺素娥、 姚水娟这样的名角也

不过是一张自备的行军床。 而遇到歇

夏、 封箱， 演员就被 “赶出来”， 自

己找地方吃住。 至于和谁搭档、 演什

么剧目， 更由不得自己。 还记得抗战

胜利前夕， 她随一个班主到南翔 “跑

码头”。 遇到汉奸递条子点了低俗色

情的戏要她演， 她不卑不亢以罢演走

人抗议 。 这样艰难而缺少尊严的生

活， 不幸者如筱丹桂， 虽有 “越剧皇

后” 的盛名， 却被 “戏霸” 老板张春

帆强行控制 ， 台上被迫演出庸俗戏

码， 台下被克扣薪资， 甚至还要遭致

他的打骂。 不堪凌辱， 年仅 27 岁的

筱丹桂服毒自杀。 弱女子无依无靠，

不少人便在唱红之后心生退意， 选择

嫁人离开舞台。 见此种种， 王文娟却

很坚定， 面对各种诱惑无奈与利诱威

逼， 她选择坚守舞台， 希望将一家人

陆续接到上海生活， 并供弟妹在上海

读书。

如果说最初支撑她独立自强的是

身为长女的家庭责任， 那么在 “越剧

十姐妹” 主张越剧改革、 与戏班班主

做斗争的感染下， 王文娟这个众大姐

眼中的 “小妹妹”， 也在思想上慢慢

起了变化。 在与陆锦花、 尹桂芳接连

短暂搭班后 ， 1948 年王文娟受邀加

入徐玉兰新成立的玉兰剧团， 自此开

启了与之长达半世纪的合作。 正值越

剧日渐进入上海舞台主流视野， 玉兰

剧团也在解放后成为第一批实行姐妹

班的剧团之一。 所谓 “姐妹班”， 就

是一众越剧姐妹当家做主人， 以才艺

入股， 按股份分票房薪酬。

告别了动荡不安的时局， 脱离了

克扣盘剥的戏班班主、剧场经理，王文

娟感到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在切切实实

地变好。 她说：“改制前剧场要卖八成

以上的票房我们才能挣到钱， 如今卖

到六成就可以保本。 ”薪酬合理了，市

场好的话甚至可以拿到 “双薪 ”“三

薪”。这样一来，从前罢工的剧务、群演

的积极性也高了， 日夜演出两场也不

在话下。 至于像王文娟这样的当家花

旦， 更可以独立在外 “借房子、 买家

具”，布置起自己的小家，将弟妹与父

母都在上海安顿妥当。

祖国这个“大家”好了，“小家”的

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 也正是“小家”

安稳了， 这一批女子越剧人才有了为

“大家”服务、为“大家”奉献的自觉。

抗美援朝前线，听声音
就知道飞机有没有带弹

扛过黎明前的黑暗， 能在新中国

成立后迅速站稳脚跟， 除了及早继续

进行戏曲改制， 王文娟所在的玉兰剧

团还有一个秘诀， 那就是主创班底能

够紧贴时事背景， 同时也会根据演员

的风格特质、 观众反馈来创作。 比如

上海解放之际， 剧团排演了 《风尘双

侠》， 王文娟出演敢爱敢恨、 勇于抗

争的 “红娘子 ”。 1950 年 12 月 ， 徐

玉兰与王文娟更是排演了一出轰动一

时的历史剧 《信陵公子》。

这出戏取自 《史记》 故事， 讲的

是信陵君深明大义， 晓得唇亡齿寒的

道理， 在秦国将一举吞并赵国之际，

用计窃取魏国兵符， 在邯郸大破秦军

的一段历史。 徐玉兰饰演足智多谋的

信陵君， 王文娟这一次扮演的是窃取

虎符的如姬， 与信陵君里应外合， 灌

醉魏王， 完成任务。 角色塑造中， 王

文娟设计了一系列水袖和 “卧鱼” 等

身段技巧， 动作行云流水又充满紧张

感， 观众看得十分入迷。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排演节

目，其意义不言自明，推向市场后也大

受观众喜爱。 看惯了才子佳人风花雪

月的观众， 对于这样一出借古喻今的

原创新作感同身受。 《信陵公子》一连

演满 138 天，足足 256 场，创造当时越

剧剧目连续上演日的最长纪录。

1951 年， 越剧界组织联合义演，

这一次， 不再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

了前线将士 。 众越剧姐妹再一次携

手 ， 合力捐献一架 “越剧号 ” 战斗

机。 戏码从传统戏 《杏花村》 《梁祝

哀史》， 一直演到现代戏 《白毛女》。

那时的 “喜儿” 王文娟不会想到， 三

年后， 她们这群被周总理戏称为 “上

海小姐 ” 的越剧人 ， 会参军亲上战

场， 唱着越歌跨过鸭绿江， 与 “最可

爱的人” 并肩。

一行演员之中， 王文娟胆子算最

小的， 从前雷雨天也会提心吊胆， 但

她在炮声隆隆、 敌机盘旋的战场， 别

说是害怕， 就是半分的犹豫也没有。

她说： “当时被战士们高涨的爱国热

情所感染， 身处集体之中深受鼓舞，

因而无所畏惧。” 如今回想起来， 老

人家反倒有些后怕， 连自己都惊异当

时是如何挺过来的 。 王文娟告诉记

者 ， 当时姐妹几个甚至练就了一身

“听音辨机” 的本事， 飞机从头顶飞

过， 听声音就知道有没有装载炸弹。

无论是演出还是生活， 她们都能随机

应变、 从容应对。

就这样 ， 一行人从临时搭建的礼

堂， 一直演到前线的山洞和 “封锁区”，

环境越发危险， 条件越发艰苦。 “记得

有一次， 我们演到 ‘英台哭灵’ 时， 敌

人把电线炸断， 演戏的山洞顿时一片漆

黑。 不知道哪位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

用手电筒， 将一束光打向舞台。” 很快，

一束光变成了一片光， 一片光汇聚成一

片灯海。 在这阴暗潮湿的山洞里， 看不

清台下战士的脸， 一众姐妹却在灯海中

感受到无穷暖意。在高射炮群的掩护下，

他们的“楼台会”“十八相送”照样是旖旎

婉转， 催得台下泪水涟涟。 固定的剧目

《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 演完了，战

士们若还是意犹未尽， 她们就即兴编起

“路头戏” 与歌曲：“英雄出在四明山，山

歌唱遍东海滩……”

台下做人要简单些，

台上塑造人物要复杂些

历时八个月， 王文娟和姐妹们从朝

鲜归来， 带回来的， 不只是满满的豪情

与历练 ， 还有一部 《春香传 》。 原来 ，

当时的朝鲜军民看过徐玉兰与王文娟演

出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西厢记》 后

向演员们推荐， 朝鲜也有一段青年男女

为追求幸福勇于反抗的爱情故事。 虽然

此前越剧也有演出现代戏的种种探索，

可是要在服装、 音乐、 表演中既要保留

朝鲜民族风味， 又要兼顾越剧的演剧风

格， 王文娟与同行在服装、 表演以及音

乐上做出不少探索和创新， 开戏曲搬演

朝鲜剧目的先河。 此后， 王文娟的 “春

香” 更是被京剧艺术家赵燕侠、 评剧艺

术家新凤霞、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所参

照移植。

别看王文娟平日里内向寡言， 骨子

里却有一股闯劲儿， 细数她的代表作，

无不是敢为人先的创新之作。 一出 《追

鱼》， 本是为其他剧团打造、 后来没相

中被束之高阁的 “遗珠”， 王文娟偏偏

“挖过来”。 她看中的， 正是别人没底气

的———演出越剧舞台上鲜少的神怪角色

“鲤鱼精”。 剧中她专为 “鲤鱼精” 设计

的一段武打身段， 不仅把童年打基础的

武功拾起来， 又拓宽了越剧日渐固化的

“风花雪月” 演剧风格。 一出 《则天皇

帝》， 她又一个转身， 成了豪迈果敢的

女皇武则天。 创作中， 她不以武则天前

半生的奇情为噱头， 而是遵照事实， 着

力展现她作为政治家任用贤能、 纳谏改

革的一面。 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作为献礼剧目人人喊难的文学经典 《红

楼梦》， 王文娟的口气更是硬———“演不

好， 头砍下来！”

回想起来， 这军令状立得和林黛玉

气质南辕北辙， 可王文娟心里， 却绝不

是头脑一热的莽撞———林黛玉丰富的个

性， 独特的气质， 对演员来说太有诱惑

力了。 文化底子薄， 并不阻碍她悉心研

读原著给出自己的理解。 “林妹妹” 经

常被作为孱弱敏感的代名词， 可王文娟

却用 “真诚” 定义她。 “有人说她说话

刻薄， 其实是她长期寄人篱下， 内心渴

望关爱的表现。” 联系自己初到上海学

戏的情境， 王文娟在情感上有了共鸣。

然而只有真诚还不够， 她希望用丰

富的表演层次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

还记得一场戏中黛玉听到宝玉对人讲

“林妹妹从来不说这种混账话” 后， 她

“又喜又惊 ， 又悲又叹 ” 。 这喜 、 惊 、

悲、 叹四字如何在舞台的一瞬间呈现？

王文娟设计了一整套身段： 先随音乐完

成一个富有感情的转身 ， 接着缓缓背

手， 再不疾不徐地退步， 以此展现她如

获知音的内心起伏， 将感情倾注在脚步

变化之中。 而到了 “黛玉焚稿” 这场重

头戏， 她又将原著中的几句话， 演绎成

一段经典唱段。 虽戏中角色已是病入膏

肓， 但王文娟选择以悲愤决绝的状态演

绎 “我一生， 与诗书作了闺中伴” 这段

唱。 “林黛玉是弱者、 是被牺牲者， 但

又绝不只有哀怨和眼泪， 吃醋和小性。

她是冰山下的火种， 是一个诗意的灵魂

面对黑暗现实的不屈反抗……” 在王文

娟看来， 越剧 《红楼梦》 虽将百万字的

巨著浓缩为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故事，

但决不是简化文学经典的内涵， 如果把

林黛玉演成一个被情人抛弃的弃妇和怨

妇， 无疑损害了人物的风骨和格调， 也

就失掉了经典的魅力。

或也正是因为兼顾大众审美趣味，

又能准确把握文学经典内涵细致表达的

缘故， 这部越剧自首演至今逾一甲子仍

盛演不衰。 而那部上世纪 60 年代拍摄

的同名越剧电影， 更是引发全国观演热

潮， 影响几代人。 可以说凡有井水处，

皆唱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如今告别舞台， 可她的表演理念依

旧走在时代前沿 。 2016 年 “王派越剧

专场”， 她有志引领越剧演唱古诗词的

风潮， 亲自谱曲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 让不少越剧迷为之兴奋， 把她的

现场表演录下来在网络广为流传， 就连

老越剧人也坐不住， 纷纷致电向她讨要

曲谱。

去年 “王派” 第三代传人李旭丹举

办个人专场， 她就给这位青年演员提供

了创意———在台上挑战 30 秒换装切换

人物 。 后辈想犯懒着旗袍把经典唱段

“攒一攒”， 王文娟教育她： “台下做人

要 ‘简单’， 台上演戏要 ‘复杂’， 如果

不扮上， 只是定点站在那里唱几段， 你

和观众 ‘大眼瞪小眼 ’ ， 效果肯定不

好。” 王文娟的人生哲学一如她创立的

唱腔， 虽是朴实平易之语， 却蕴含丰富

多变的舞台张力。

循着表演惯性 ， 怎么省事儿怎么

来， 从来不是王文娟的风格， 越是有挑

战， 越要迎难而上。 如今她也希望晚辈

后生在学习 “王派” 唱腔和表演风格之

余 ， 继承这种敢于创造创新的劲头 ，

“对于没做过的东西， 不要先急着否定，

没试过怎么知道？”

从尝试开始， 以真情示人， 留经典

存世， 这便是 “林妹妹” 王文娟寓华彩

于朴实之中的越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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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王文娟，1926 年 12 月生于浙江嵊州。 上海越剧艺术传
习所（上海越剧院）艺术顾问。 国家一级演员、“王派”创始
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曾担
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 代表
剧目有 《红楼梦》《追鱼》《春香传》《忠魂曲》《西园记》《孟丽
君》《则天皇帝》等。 其中《追鱼》《红楼梦》分别于 1959 年和

1962 年被摄制成戏曲艺术片；上世纪 90 年代，还拍摄了 10

集越剧电视片《孟丽君》。

由她创立的 “王派” 朴实中见华彩， 擅于以不同曲
调、 多种板式组织为成套唱腔， 细致而有层次地揭示人
物内在感情的细微变化。 其中， 她所塑造的林黛玉尤其
深入人心 ， 成为几代中国观众心中永远的 “林妹妹 ”。

2017年， 她与傅全香、 徐玉兰三人共同获得第27届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连着几年登门拜访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 ， 今年难
得她小恙初愈走出家门 ， 记者便随她参与上海越剧院离
退休职工的新春联欢活动 。 虽是寒冬 ， 但赶上正午阳
光 ， 老艺术家们围着 93 岁高龄的王文娟轮番问候 ， 暖
意融融 。

在黄浦江的游轮之上， 望着外滩沿岸的摩天大楼， 她
偶尔出神， 感慨许多年没来外滩走一走， 上海的变化竟是
如此之快。 十六铺码头， 如今外滩的观光游轮码头， 曾是
上海的水上门户。 多少怀揣梦想的异乡人， 从这里踏上这

座开放与包容的城市， 用勤劳与智慧闯出一片天。

102 年前， 越剧在上海的第一声也从这里唱响。 13 位
“小歌班” 男艺人在十六铺码头的 “新化园” 挂牌演唱 《蛟
龙扇》， 可惜以失败告终。 而此后一批女艺人， 接续前辈的
梦想， 以 “女子越剧” 的崭新面貌站稳脚跟。

81 年前的盛夏 ， 也是在这里 ， 12 岁的王文娟从老
家嵊州剡溪完成了她踏入上海的第一步 ， 进而立足 、 成
名 、 成家 、 立派 ， 让越剧传唱全国 、 走出国门 。 她的勤
勉与自强 ， 是一代女子越剧人争取女性独立的缩影 ； 她

的勇气与担当 ， 在枪林弹雨中为抗美援朝前线带去和平
与希望 ； 她的开拓与创新 ， 为几代人留下 《红楼梦 》

《追鱼 》 《春香传 》 等佳作 ， 将文学经典通俗化 ， 也让
民间传说唯美化 ， 成为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典范 。

王文娟虽已告别舞台， 但越剧已有了第十代传人， 经
由他们的演绎， 《红楼梦》 又在过去一年间刮起席卷全国
的 “红楼热”。 如江上清风吹起层层涟漪， “王派” 艺术也
得以绵延不息。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2 月 17 日 星期日6
第 626 期 本期策划/邢晓芳 主编/叶志明
责任编辑/付鑫鑫 视觉设计/李洁 近距离

“林妹妹”依旧是那个“林妹妹”

王文娟一身鲜红羽绒服， 脚蹬黑

色运动鞋， 虽拄一支登山杖， 却步履

稳健， 精神矍铄。 在十六铺码头， 眼

见一群老同事、 老搭档从远处走来，

她便在寒风中耐心等候。 她有着老派

艺术家的一贯作风， 无论长幼， 待人

皆是亲切周到。 多年未见， 一位老同

事远从深圳赶到上海 ， 二十多年没

见， 不免忐忑： “王老师， 您还记不

记得我？” 只见王文娟头一扬： “怎

么不记得！ 你是……” 一段段往事随

之脱口而出， 两个人拥在一起。 到了

用餐时分， 更不等别人照顾她， 她先

起筷为同桌人夹起了菜。

难得出行，她不忘为已故老搭档、

“陆派”创始人陆锦花的纪念演出“助

阵”，录制一段访谈视频。 虽然工作人

员此前请她随意些 ，“想到什么说什

么”，可她还是专门准备了两页纸的稿

子，请人打印出来。 字里行间，记录着

二人 70 多年前挑班 “上海少壮越剧

团”的点滴往事。 3?2?1，录制开始！

王文娟马上进入状态，脱稿侃侃而谈，

思路清晰，细节生动，令人惊异。

虽是“90 后”，但王文娟不经意地

仍流露出“少女”一面。准备上镜前，她

特意脱掉了羽绒服， 露出秀气的麻花

粉色开衫，又向工作人员借来化妆镜，

悉心整理着银白色的发丝。 对镜顾盼

之间， 恍惚中让人看见了台上文雅娴

静的“林妹妹”，不曾因脸上留下的岁

月印痕而有些许改变。

她甚至还有童心未泯的时刻。 新

春联欢活动上， 工作人员为每位老人

准备了小猪玩偶。拿起一只红色小猪，

王文娟露出欢喜之情， 轻捏了一下小

猪鼻子， 转头告诉记者：“我的外孙属

猪，等他回来，我要送给他。 ”

任光阴流逝，“林妹妹” 依旧是那

个“林妹妹”。

上 世 纪 50

年 代 ， 王 文 娟

排 演 《则 天 皇

帝 》， 将故事重

心 放 在 武 则 天

致 力 改 革 的 政

治 家 身 份 上 。

这既尊重历史 ，

又具时代视野 ，

得 到 学 者 与 业

界肯定。

记者手记

2016 年 ，

王文娟在王派

专场演出中登

台， 演唱了亲

自谱曲的 《水

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 》 ， 让

越剧迷为之惊

艳。

（均上海
越剧院供图）

为演好林黛

玉， 王文娟悉心

研读原著 《红楼

梦 》。 往往台本

中一笔带过的部

分， 她也要为角

色表演设计多个

层 次 的 情 感 变

化， 力求在舞台

上 呈 现 饱 满 人

物。

▲王文娟是几代

中国观众心中永远的

“林妹妹”。

荨王文娟寄语 ：

“祖国给我们越剧持

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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